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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在獲得新的生命之後，空白的心靈也必須填充。1 作

者給科學怪人指定三本教科書，讓他認識人類的文明、並接受文明的教化：歌德

《少年維特的煩惱》、彌爾頓《失樂園》、和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英豪列傳》

(Plutarch, Lives)。2在小說中，科學怪人告訴他的創造者法蘭肯斯坦，「擁有這些

寶藏給我極端的快樂…我實在無法告訴你這些書對我產生多大的影響。」《少年

維特》教給他，人類感情可以超乎他想像的神聖。而普魯塔克的作品則有完全不

同的效果。「我從維特中學到的是憂鬱和陰暗。可是普魯塔克卻教導我高遠的思

想；他將我提升，超越我原先的可悲境界，讓我仰慕及喜愛那些逝去年代的英雄

們…我讀到這些投身公共事務的人，他們如何治理、或屠殺他們的族人。閱讀普

魯塔克，我的心中湧起追求美德的最大熱情、以及對邪惡的無限憎恨。」3 

 

  普魯塔克的作品於西元五世紀翻譯成拉丁文、十六世紀譯成法文、義大利文

等。從此吸引了歐洲無數的文學家、哲學家、知識份子、和政治領袖。英文譯本

於 1579年出版，是英國學者Thomas North根據 1559年的法文版翻譯而成。當時

莎士比亞是十多歲的青少年。莎士比亞後來許多劇本中的人物和情節，都根據普

魯塔克的傳記。4 從十四到十八世紀，普魯塔克是歐洲最受歡迎的古典作家。盧

梭在他的《懺悔錄》中說，普魯塔克的作品是他小時候最喜歡的書。盧梭自稱，

他從閱讀普魯塔克中「培養了自由和共和的精神，不屈和自尊的品格，無法容忍

桎梏和奴役。」在閱讀普魯塔克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思無法離開羅馬和雅典；

同這兩個城市的偉人一起生活，我自己也成為共和國的公民，成為這些強烈熱情

的愛國者的子嗣，其榜樣如火焰般將我燃燒；我相信我自己成了羅馬人或希臘

人；我成為書中的這些人物。」5  

                                                 
 愛默生在「普魯塔克」一文中如此評論這位他所熱愛的作者：「他對寬容大量以及自我犧牲的

愛好，使他的書像荷馬的伊里亞德一樣，成為英雄的聖經。」Th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ol. 10 (Boston: Fireside Edition, 1888), 299. 
1 黃長玲、吳仕侃、楊孟軒和其他朋友，對初稿曾經提供相關資訊及修改建議。錢永祥則逼迫我

（當然不是以編輯的權力）對政治領導做更多討論。感謝他們的幫助，雖然他們對完稿應仍不滿

意。 
2普魯塔克《希臘羅馬英豪列傳》，席代岳譯。台北：聯經出版社，2009. 
3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1996), 96. 
4 T. J. B. Spencer, Shakespeare’s Plutarch: the Lives of Julius Caesar, Brutus, Marcus Antonius, and 
Coriolanus in the Translation of Sir Thomas North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4). 
5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and Correspondence, including the Letters to Maleshe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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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普魯塔克的喜愛和盧梭一起成長。盧梭大約四十歲時候寫的一篇短文中，

用蘇格拉底和普魯塔克筆下的卡托為模範。6「如果你是一個哲學家，就應該活

得像蘇格拉底；而如果你只是一個政治家，那就活得像卡托。…全世界沒有人其

死亡比蘇格拉底之死，其生命比卡托之生，更為高尚。…如果一個民族想要追求

智慧和快樂，就必須讓蘇格拉底教育，而讓卡托治理。」7  

  盧梭將兩者對比的靈感似乎來自蒙田：「如果卡托的死更為戲劇性，蘇格拉

底的死則更為美麗，後者顯示了其精神的和諧與平靜。」8 蒙田本人對普魯塔克

也有相同的喜愛；他的許多散文幾乎無一不提及普魯塔克作品中的人物。比較蒙

田的散文集，和普魯塔克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文集》9 中的文章：「論美德可以

教導嗎？」、「論憤怒的控制」、「論心靈的寧靜」、「論兄弟愛」、「論對子女的愛」、

「論多言」、「論迷信」、「朋友與諂媚者」、「論嫉妒與仇恨」、「對婚姻的建議」、「如

何從你的敵人獲益？」等，兩部作品的精神似乎頗為類似，都是作者在目睹或經

歷諸多塵世的紛擾之後，在心靈避難所裡所生產的雋永之作。 

 

  盧梭和蒙田喜歡閱讀普魯塔克並非特例。法國啟蒙時期許多民主進步派知識

份子也都喜愛他的作品。被羅伯斯比送上斷頭臺的侯蘭夫人，只帶兩本書到巴斯

底監獄：休姆的《大不列顛歷史》和普魯塔克的《英豪列傳》。處於監獄的可怕

情境中，她決心以古代英雄的堅忍來面對考驗。一位友人到監獄探望她的時候，

發現她正在閱讀普魯塔克，而閱讀普魯塔克使她即令處於艱困的環境中，「深邃

的眼睛仍如往常般甜蜜。」10 像許多人一樣，侯蘭夫人對普魯塔克的喜愛來自

她對希臘古典的愛好。她最著名的事跡，是在從巴斯底監獄往斷頭臺途中所說的

一句話：「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你之名以行。」事實上，侯蘭夫人抵達斷頭

臺之後的行為更令人難忘。斬首之前，劊子手先剪掉另一名男性受刑人的長髮。

站在斷頭臺上，侯蘭夫人仔細端詳他，然後說：「短髮其實蠻適合你的，因為你

的臉型真的非常古典。」11 面對死亡，尤其是面對即將身首異處的可怕情境，

這是何等灑脫而寧靜的心境。難怪歌德、卡萊爾都對她景仰不已；斯丹達爾說，

侯蘭夫人是他「這個世界中最尊敬的女人。」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到美國考察之後所寫的《美國的民主》，是至今被引用

最多、啟發最多理論的社會科學經典，甚至有學者認為他是人類史上第一位社會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ousseau vol. 5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5), 8. 
6 本文對人名之音譯和中文譯本略有不同。 
7 Jean-Jacques Rousseau, “Comparison of Socrates and Cato,” ed. Roger D. Masters and C. Kelly,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vol. 4 (Hanover: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994), 15. 
8 引自 Briancamaria Fontana, Montaigne’s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9. 
9 Plutarch’s Moralia, trans. Frank Cole Babbit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0 Lucy Moore, Liberty: the Lives and Times of Six Women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7), 209-15. 
11 Evelyn Shuckburgh, The Memoirs of Madame Roland: a Heroin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ount 
Kisco, NY: Moyer Bell, 1990), 2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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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12 托克維爾攜帶於美國旅途中閱讀的書籍包括普魯塔克的作品。他在

旅途中給友人的信說，「我很羞愧地承認，以前一直沒有好好地閱讀這本書。如

今我發現了它的魅力。它緊緊地抓住我的想像；許多時刻我甚至擔心會變成唐吉

柯德式的瘋狂。我整個心為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主義所填滿…」13 

 

 貝多芬對民主英雄的期待，或許是來自普魯塔克所描繪的諸多反獨裁的英雄

人物。身為普魯塔克的熱愛者，貝多芬在逆境中不免和其所敘述的諸多命運乖舛

的英雄產生共鳴。貝多芬在發現耳聾之後不久給好友的一封信中說，「我經常詛

咒我的創造者和我的存在。普魯塔克向我指出了一條屈服於命運的途徑。如果可

能，我會拒絕服從我的命運，雖然我感覺只要我活著，就會是上帝最不快樂的創

造物…。屈服，一個何等可悲的資源。然而這卻是我僅有的。」14 

 

  愛默生或許是近代世界中熱愛普魯塔克的最後一人。愛默生的眾多文章中，

很少沒有參考、或引用普魯塔克的著作。15 他 1841 年的日記寫道，「普魯塔克

的英雄們，是我的朋友和親戚。」16 數年後，他開始構思撰寫自己心目中的英

雄：柏拉圖、蒙田、莎士比亞、拿破崙和歌德等。17 愛默生甚至說，「如果世界

唯一的圖書館失火，我會飛奔去搶救普魯塔克，如同搶救莎士比亞和柏拉圖一

樣，至少緊接它們之後。」18 因為「當你和卑鄙的人在一起，你覺得這個世界

非常卑鄙。然後你閱讀普魯塔克，這個世界變成一個驕傲的地方，我們周圍充滿

了崇高品質的人、英雄、和半神。他們不讓我們安睡。」 19 

 

  雪萊夫人、盧梭、蒙田、侯蘭夫人、托克維爾、貝多芬、愛默生，普魯塔克

的愛好者名單可以不斷地繼續下去，包括直到逝世之前好幾年都為自己高聲朗讀

其作品的歌德。20 普魯塔克的魔力到底來自何處？為什麼如此眾多優越的心靈

和英雄人物，為這本著作所深深吸引？ 

 

----------------------------------- 

 

  普魯塔克於公元 40 年出生於希臘充滿歷史的小城凱洛尼亞(Chaeronea)，大

                                                 
12 Jon Elster,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First Social Scienti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 Alexis de Tocqueville, 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Roger Boesch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24-25.  
14 E. Kerr Borthwick, “Beethoven and Plutarch,” Music and Letters 79, 2(1998):269. 
15 Edmund G. Berry, Emerson’s Plutar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vii. 
16 Emerson in His Journal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Joel Por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64. 
17 Ralf Waldo Emerson, Representative Men [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 引自 Berry, Emerson’s Plutarch, 35. 
19 上引書, 45. 
20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Plutarch as Biographer,” ed. Barbara Scardigli, Essays on 
Plutarch’s Liv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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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死於 120年。他父親是當地最富有的人，普魯塔克還很年輕的時候就被他送到

雅典的「學院」，專研哲學。其後父親又資助他在羅馬長期居住，希望他能利用

父親的社會關係謀得一官半職。可是普魯塔克的心志卻遠高於當一個官員。他雖

然博學多聞、關係良好，並且擁有羅馬公民權，可是卻無意於世俗的功名。即使

在著作名聞整個羅馬帝國之後，他仍然淡泊如故。普魯塔克在當時以及後來的聲

望，或可用一句話來形容：「如果雅典是全世界的學校，普魯塔克的作品就是其

最受歡迎的教科書。」21 

 

  他酷愛旅行、廣為遊歷，除了希臘全境之外，他到過埃及、西班牙、羅馬和

義大利各地。可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居住在他的小城故鄉，從事寫作，和違抗父母

意志而結婚的太太生活在一起。他的故鄉並不在交通要道上，來自羅馬帝國各地

的仰慕者必須繞遠路才得拜訪他。而即使費力抵達他居住的小城，也不一定見得

到主人，因為普魯塔克經常必須花掉一整天的時間，騎馬到二十多英里外的城

市，在神廟中承擔祭司的工作；有時候在當地過夜。 

 

 普魯塔克不只擔任祭司，也經常承擔檢查磁磚、監督水泥和石頭運送的工

作。目睹整個羅馬世界最著名的學者做這些低賤的工作，許多人覺得非常有趣，

有些人甚至認為有損身份。普魯塔克喜歡以早他數世紀的希臘名將艾帕米農達斯

(Epaminondas)的故事，來回答這些好奇和訕笑。艾帕米農達斯曾經領導希臘盟

邦，成功擊潰斯巴達的宰制地位；西塞羅讚譽他為「希臘第一人」。這位希臘戰

功最輝煌的名將，卻接受政敵為了羞辱他，而交給他的清掃街道和處理垃圾的工

作。因為他認為「不是職位證明人的價值，而是人顯示職位的價值。」普魯塔克

認為，這個名將「賦予了這個低賤的工作以榮譽和尊嚴。」普魯塔克也用這句話

來回答取笑和不解：「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我的城市。」22 正

如他作品中所描繪的諸多英雄人物，他自己也充滿著公共精神，並且身體力行，

不以善小而不為。也是這樣寧靜致遠的個性，使他對英雄人物的描繪可以引發人

類千年的想像。 

 

 普魯塔克的《英豪列傳》原本包括艾帕米農達斯，可惜這部分如今已經散失。

我們目前僅能從《英豪列傳》中的「佩洛比達斯」窺見這位英雄的部分面貌。艾

帕米農達斯出身貴族之家，卻沒有繼承家產，一生安於貧窮，終生維持從小養成

的學術熱衷。他曾經在已經潰敗的戰役中冒死救出佩洛比達斯，兩人因此成為生

死之交，同心協力為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兩人之間的感情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

他們不但不嫉妒對方的成就和優點，甚至將對方的成就視同己出，因而感到驕傲

和快樂。兩人後來共同帶兵擊退強敵斯巴達；可是勝利之後，他們卻同時受到政

敵的起訴和審判，因為他們的統帥任期在戰爭期間屆滿，可是卻沒有交出指揮

                                                 
21 D. A. Russell, Plutarch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2001), 144. 
22 Plutarch, “Rules for Politicians,” in Selected Essays and Dialogues, trans. Donald Russ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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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而繼續指揮戰爭。佩洛比達斯深感不平和憤怒，可是艾帕米農達斯卻耐心地

忍受指控和審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從未怨恨不公正的待遇，因為不公正的待

遇適足以表現人的勇氣和度量，是美德的一部份。」 

 

  艾帕米農達斯是蒙田心目中三個最偉大的英雄之一（另兩位是蘇格拉底和亞

歷山大）。在蒙田筆下，艾帕米農達斯是一個「知道得如此多，卻說得如此少」

的謙遜君子。「他的品格和良知超越所有曾經管理公共事務的人。」「古代的人認

為，如果我們細心檢閱每一個偉大的領袖，總能在其身上發現某些特殊的品質，

讓他們成為典範。可是只有艾帕米農達斯具備了，而且充分地，他們所有的美德

和能力。不論是在公共行為或私人生活中，不論是戰爭或和平中，不論是活著還

是光榮偉大地死去的時候，他都充分表現了這些美德。」23 

 

  《英豪列傳》寫於大約西元一世紀；和普魯塔克其他遺留下來的著作一樣，

屬於他成熟期和晚年的作品。《英豪列傳》將二十五對希臘和羅馬的偉人並列，

做比較敘述和分析。普魯塔克並不認為自己是在寫歷史，甚至不是在寫一般的傳

記。在「亞歷山大」的前言中，他說，「正如畫家不理會身體的其他部分，我只

關注人類靈魂中的某些標記。」他要呈現的不是偉人的完整面貌，而是其中值得

後人效法和警惕之處。對當時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而言，歷史唯一的功能是提

供過去所蘊含的教訓。普魯塔克也認為，傳記書寫的主要任務是顯露對象的品

格。他的傳記因此也聚焦於偉人言行中，足以啟發後世的道德內涵。 

 

  在雅典偉大政治家「佩里克里斯」傳的前言中，他說，「高貴(道德之美)是

一個活躍的吸引力，它能即刻引發積極的衝動。目睹高貴行為的人會因模仿而形

塑其人格；單是對高貴行為的歷史知識，就足以誘發果斷的道德選擇。」在「泰

摩里昂」傳的前言中，他提到了書寫英雄對他自己所產生的影響。 

我撰寫《英豪列傳》開始是為了別人，如今繼續這個工作、倘佯於其中卻

給我自己無比的樂趣。這些偉人的美德像是一面鏡子，讓我修正、美化我

自己的生命。這個工作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讓我和這些偉人相處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當我們邀請他們從歷史中訪問我們，我們檢閱他們為何偉

大、如何偉大；從他們的行為中我們摘取最重要的、以及最美麗的部分。

「啊，除這以外還有什麼事更能令人快樂？」有什麼方法更能有效改進品

格？ 

  正是基於認知到偉人傳記對品格的感染力，以及從閱讀中獲得的親身體驗，

十八世紀的許多知識份子特別喜愛他的作品。他們相信普魯塔克的作品足以在凡

人心中激發英雄式的行為。而十八世紀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在那樣的年代中，

                                                 
23 Montaig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Men,”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ntaigne, trans. Donald M. 
Fra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573. 

 5



理想主義的改革者經常必須面對政治的橫逆。侯蘭夫人的例子顯示，普魯塔克書

中對英雄人物面對逆境的敘述，如何讓十八世紀的改革者在艱難處境中獲得安

慰、啟示、和靈感。 

 

  十八、九世紀的進步派知識份子特別喜歡的人物是：佛希昂、迪翁、和泰摩

里昂。其中泰摩里昂特別獲得他們的仰慕。泰摩里昂曾經在戰場上不顧自己的生

命，救出他的哥哥。可是當這位哥哥後來企圖成為獨裁者的時候，泰摩里昂卻毫

不猶疑地親手將他殺死。也因為殺死哥哥，母親拒絕和他見面。泰摩里昂因為「親

情的斷絕而哀傷不已，情緒紛亂陷入無望的處境，決心要禁絕一切食物，讓生命

消失而終結所有的困惑和煩惱。」後來雖然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卻開始放逐自己，

離群索居；其後二十年不過問公共事務。 

 

  之後泰摩里昂率領柯林斯軍隊，遠征西西里。擊潰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殖民

獨裁政權。解放西西里之後，他重建西西里，給予西西里人民主政體，並且教化

當地人民。然後他將家人接到西西里，在當地終老，始終拒絕回到希臘接受更高

的榮譽。事業成功之後，泰摩里昂一直保持謙虛的態度。只要有人提起他的功業，

他總推說是幸運女神的特別眷顧。他甚至在家裡蓋了一座供奉幸運女神的祠堂。 

 

  泰摩里昂為何成為十八、九世紀自由主義者的英雄？第一當然是他的民主主

義信念，以及他對獨裁的極端仇視。他可以出生入死，將兄弟從戰場上救回來。

可是當兄弟企圖獨裁，他卻毫不猶豫地將他殺死。然而他卻非冷血狂熱的教條主

義者。當母親為此不原諒他的時候，他幾乎發狂，試圖自殺，然後自我放逐長達

二十年之久。第三，他是經得起考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者。當他解放西西里，

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之後並沒有成為獨裁者。最後，他謙遜、不居功。功成之後拒

絕回希臘接受歡呼與讚頌。對他而言，擊潰獨裁霸權、創建民主體制不過是理念

的實踐，再平凡不過。 

 

  如果泰摩里昂是進步派心目中的英雄，佛希昂則是保守派的英雄、美德的鏡

子。24 佛希昂是柏拉圖的學生，從小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他個性溫和，卻勇

氣十足。他從不輕易表露感情，也很少輕率發言，不過總是言必有物。他對所有

的人都保持適當距離，然而卻不是一個驕傲的人。後來的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在

這方面幾乎是他的翻版；身為非法叛軍的將領、然後是新生民主共和國的總統，

他都刻意創造這些職位的尊崇。佛希昂雖然特意和人保持距離，可是待人其實非

常寬大。他經常對陷入困難的政敵，表達善意的情誼。當曾經反對他的人需要他

支持的時候，他也不吝於提供支持。佛希昂同時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有別於其

他的政客和野心家，他從不鼓動人民從事征戰。 

                                                 
24 Edmund G. Berry, Emerson’s Plutarch (Cambridge: Harvard U. Press, 196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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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希昂之所以特別獲得保守主義者的崇拜，或許是他從來不盲從群眾、討好

群眾。在處理公共事務上，他從不隨便附和人民無知的言論和要求。因此，他經

常成為分歧份子。有一次佛希昂在做公共發言的時候，聽眾罕見地熱烈贊同他的

意見。他立即轉過頭來問身旁的朋友說，「我剛才是不是說了些蠢話？」他雖然

從不媚俗、不討好人民，人民卻照樣尊敬他，四十五次選舉他當將領。 

 

  佛希昂的人格和操守聲名遠播，甚至連雅典的敵人都非常尊敬他。雅典被

佔領期間，佛希昂經常利用他的聲望代表他的國家向佔領者求情；而佔領者也都

樂於送人情給他。亞歷山大就是特別尊敬他的敵國君主之一。亞歷山大好幾次送

給他貴重的禮物，都被他退回。亞歷山大因此寫信給佛希昂，抱怨佛希昂不將他

當成朋友。亞歷山大有一次甚至送給他一塊領地，他當然也拒絕了。後來佛希昂

的政敵鼓動暴民，將他判處死刑。從法庭押返監獄途中，有暴民對他的臉吐口水；

他平靜地轉身對押解的衛兵說，「你們應該制止這種沒有禮貌的行為。」 

 

  除了這些人格典範吸引後人之外，普魯塔克吸引後代無數知識份子的另一個

原因是貫穿其所有著作的公共精神和政治參與。普魯塔克是一個學者，可是卻非

學究。他不但不輕忽實際政治，反而認為唯一可以解救國家的是政治參與，當然

是以美德為基礎、以共和理念為指引的政治參與。 

 

  普魯塔克另一部名著是《道德論文集》。在其中的「論亞歷山大的命運或美

德」一文中，他甚至將亞歷山大稱為哲學家，雖然亞歷山大和蘇格拉底一樣沒有

任何的著作。亞歷山大為什麼足以稱呼為哲學家？因為哲學家的教訓一般只及於

希臘人；亞歷山大卻教導亞洲許多民族學習希臘的文明。「我們之中沒有多少人

閱讀柏拉圖的《法律》，可是卻有千萬人使用亞歷山大所制訂的律法，而且繼續

使用著。」亞歷山大「在這些地區建立了許多城市，消除了野蠻文化，連其中最

卑劣的元素都受其影響。如果哲學家最驕傲的事情，是讓人類品性中最頑劣的元

素獲得教化和改變，那麼亞歷山大顯然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25 身為希臘人，

普魯塔克堅守著希臘精神中公共參與的傳統。對他而言，解釋這個世界雖然重

要，改變這個世界卻似乎更為重要；探討人生的意義雖然重要，可是讓人民安享

快樂的生活更為重要。 

 

  普魯塔克對美德似乎有相同的看法。雖然《英豪列傳》描繪了許多英雄人物

的操守和美德，可是在他心目中，美德似乎不只是個人的品格和德行，而是正確

的政治行動。在小卡托的傳記中，他以責備的口吻評論小卡托為了個人操守和信

譽，拒絕和龐貝政治聯姻，而導致了凱撒的興起、共和體制之崩潰。 

 

                                                 
25 Plutarch’s Moralia, 3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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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卡托在私德上幾乎是一個完人。他擇善固執、堅忍不拔。疾惡如仇、對權

威毫不屈服。他盡忠職守，管理國庫的時候，帳目清楚，而且永遠最早上班、最

晚下班。他生活儉樸，擔任軍事將領的時候，生活待遇和士兵完全相同。可是對

待朋友不只金錢極為慷慨，和朋友遠行的時候甚至自己步行讓朋友騎馬。當他將

領任期屆滿，走過歡送隊伍的時候，沿途士兵紛紛將衣服脫下，放在他的腳前，

並親吻他的手；這是羅馬軍人所能表達的最高敬意。 

 

  他的德行和聲望，讓他成為羅馬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許多野心家都試圖討

好他，希望獲得他的支持。龐貝是其中之一。當時小卡托有兩個適婚的姪女（一

說是女兒）。龐貝向他提出聯姻的要求，希望迎娶其中之一，另一則許配給他兒

子。小卡托斷然拒絕，向媒人說：「你去告訴龐貝，沒有人可以經由女人的寢室

收服卡托。」女眷們對卡托的拒絕非常失望。後來龐貝在選舉中用金錢買票幫助

他的同黨，卡托對女眷說，當初如果和龐貝聯姻，她們的名譽難免受到污染。女

眷們這時也都同意，小卡托拒絕龐貝的提親乃是正確的決定。 

 

  可是普魯塔克卻不認為小卡托的決定正確。他說，「如果我們從事件本身來

評斷，卡托拒絕這項政治聯姻頗值得責難。因為他的拒絕，使龐貝聯姻的對象為

凱撒取代。而凱撒的權力和龐貝結合的結果，終於摧毀了羅馬帝國，以及它的共

和體制。」26 普魯塔克認為小卡托的美德不合時宜，「就像季節未屆之前就成熟

的水果一樣，只能鑑賞卻不堪食用。…雖然有過艱苦的奮鬥，他的勇氣和美德最

終還是讓命運摧毀了共和國。而他自己終究也無法避免毀滅的厄運。」27 凱撒

成為獨裁者之後，小卡托逃至北非的尤提卡。當凱撒的大軍逼近城市，他仍然拒

絕凱撒的招降。自殺那個晚上他照舊宴請賓客，然後閱讀《斐多篇》；柏拉圖在

其中記載了，蘇格拉底死前和學生討論肉體死亡之後靈魂不朽的問題。讀完大半

之後，他上床呼呼大睡，鼾聲如往常般大作。他在清晨起床，確定所有跟他逃難

的人都已經安全離開之後，用配劍切開自己的肚子。他的兒子發現昏倒在血泊中

的父親，趕忙召喚醫生將父親露出體外的腸子塞回去，然後將傷口縫合。小卡托

甦醒之後，趁眾人不注意又拆開肚子上的縫線，將腸子掏出來。這次他終於成功

自盡。 

  

  然而，普魯塔克在《英豪列傳》中對公益與私德之間的衝突和道德兩難，並

無太多的討論。他更為注重的倫理難題，也是足以讓後世政治家所警惕的問題比

較是：造就偉大政治人物的相同力量，如何至終也毀滅了政治人物。我們在《英

豪列傳》中看到太多例子，而普魯塔克在敘述這些例子的時候，也常不厭煩地重

複指出：政治領袖如何為造就其偉大的相同力量所毀滅。這個力量就是對榮耀的

強烈渴求。這個對榮耀的企圖心和熱望，經常推動政治人物從事偉大的行為，成

                                                 
26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eyde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2), 934-35. 
27 上引書，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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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偉大的事業。可是他們也經常因缺乏節制地追求榮耀而毀滅。 

 

  榮耀是希臘羅馬古代世界中，至少就貴族階級而言，最重要的人生目標、社

會資源、和政治影響力的來源。「從阿基理斯到…帝國的結束，軍人和將軍為它

發動戰爭，政治參與者為它目眩神迷，演說家為它而修辭，歷史家為它而撰述，

詩人為它而歌詠。」在古代人的心中，所有的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似乎都被轉

化為榮耀這個共同的貨幣。在這個時代中，榮耀幾乎是人類動機和體制的根源。
28 古代世界的貴族階級對榮耀的執迷，在當時並非沒有受到質疑和批判。對主

流文化的批判來自兩個思潮：斯多噶哲學和基督教。哲學家試圖否定榮耀對人生

的重要性，指出其虛幻、空洞、和無意義。可是其哲學成就卻為他們帶來名聲和

榮耀；因此也招致偽善之譏。基督教則試圖以上帝的榮耀取代塵世的光輝。29 然

而人畢竟生活在塵世。 

 

  普魯塔克並不否定主流文化對榮耀的渴望，因為這是人性的一部份，而且是

重要的部分。雖然人對榮耀的追求經常成為無意義的虛榮，甚至導致毀滅，然而

也是成就高貴行為的重要動機之一。他不是在講童話故事，而是在敘述現實的人

在現實的世界中的所能成就的最大可能性，以及他們的試煉、和毀滅。人或英雄

人物的心中，不可能沒有自我，只有公共福祉。普魯塔克所理解的政治世界中，

對榮耀的追求和野心是政治活動最基本、最原始的動力。沒有這樣的企圖心和渴

望，就不可能有政治參與，不可能有偉大的英雄行為。然而，同樣的動力卻也經

常摧毀一個政治人物和英雄。因此，重要的是知道在什麼時候、何種狀況下，政

治人物應該停止、壓抑、或轉化追求榮耀的野心，以免於毀滅。這裡我們聯想到

美國的經典文學名著《國王的人馬》30：推動平凡人擊潰宰制政治勢力、成為政

治領袖的相同力量，至終也毀滅了自己以及身邊許多善良的人。只是在這個故事

中，這個力量是小人物心中強悍不羈的內在力量。 

 

  在載於《道德論文集》中的「政治家守則」中，普魯塔克清楚地指出追求榮

耀的動力對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同時也討論了榮耀的內涵。這篇文章寫於晚年，

主要的內容是以《英豪列傳》中的許多人物為例，向一位有志於政治的年輕人提

供建言。他所提供的建議鉅細靡遺，甚至包括公共演說的要領、如何選擇政治上

的庇護人等。他也建議政治人物，不要追求過多職位以免讓人民對他感到疲乏。

而當沒有職位的時候，「政治人物應該將人民視為他的愛人，設法讓人民因他不

在而思慕他。…即使不在，政治人物也應隨時注意並了解所有事態的發展。」對

於政治人物如何處理朋友關係，普魯塔克也提出建議。他認為，政治人物不應該

像克里昂那樣，為了避免麻煩而特意不和朋友來往，因為「朋友是政治家有生命

的思考工具。」可是擁有權力和資源的政治人物也經常會受朋友請託，要求恩惠。

                                                 
28 J. E. Lendon, Empire of Hon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4-35. 
29 前書，90-95. 
30 Robert Penn Warren, All the King’s 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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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塔克認為，他應該回報朋友的要求，不過卻必須在政治、法律、和合宜的範

圍內。然而政治人物也必須對朋友的行為保持高度警戒，否則就會像梭倫一樣為

朋友所害。 

 

  「政治家守則」這篇文章對未來政治家最重要的建議，還是關於如何成為一

個好的政治人物。普魯塔克認為，好的政治人物必須具備三個條件。這三個條件

的內涵充分顯示，普魯塔克的共和主義公共精神。其中一個條件是，知道什麼時

候應該為公共利益而放下私人利害。政治免不了爭議和敵對，可是真正的政治家

知道何時應該為國家公益而放棄政治差異。「我恨他，我想傷害他，不過我更愛

我的國家。」「一個人不應該將公民同胞視為敵人；對持有不同立場的人，我們

不應以憤怒和粗魯加以對待；我們應訴求其更善良的情感。」優良政治人物的第

二項條件是，對公共利益不計毀謗的積極投入。「在政治衝突中袖手旁觀，保持

自己羽毛之潔淨，頌揚自己的無欲和無憂生活，這些都是錯誤的。…當然，最好

是防微杜漸，在衝突出現之前即加以防止。這是政治藝術中最偉大、最高尚的部

分。」 

 

  優良政治家的第三個要件則是，以正確的動機參與政治。這是三個條件中最

重要者，因為「政治活動的首要條件在於，參與的動機具有堅實的基礎。政治參

與的動機必須以判斷和理智為基礎，而不是來自虛榮、或鬥爭的激動情緒，或甚

至只是因為無法選擇其他的職業。」。「最為錯誤的參與動力是，突然的情感衝動。」

而理智的判斷和選擇之基礎又是什麼呢？普魯塔克認為，唯一正確的、可持久

的、理智的政治參與動機，是個人對榮譽的追求。然而弔詭的是，這項政治參與

唯一堅實的動機又經常摧毀一個政治人物。解決此種「辯證關係」的唯一方式，

是隨時謹慎地分辨、反省榮譽和虛榮的差別。「你政治行動的唯一目標是榮譽。」

然而 

對榮譽的愛好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瘟疫…有時候群眾的喜好和崇拜如海浪般
席捲而來，讓政治人物無法想像，也無法自持。柏拉圖說，年輕人應該從

小就讓他們知道，不應該穿金戴銀，或將金銀視為私人的財物，因為靈魂

裡的金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應該用這個原則來控制我們對榮耀的追求。 

真正的榮耀來自成就；榮耀只是成就的副產品，「是成就的象徵，而非成就的

獎金。」權力和地位不會自動產生榮耀，「真正的榮耀來自人民自願的懷念，

是絕對不可能被政治領袖所玷污的。」31 追求沒有真實成就的榮耀，只是對虛

榮的愛慕。普魯塔克知道，追求榮耀是基本的人性，也是推動人參與政治、獲

取權力和地位最重要的動機。人類社會的許多領域中，政治的、學術的、文化

的，權力和地位都為個人帶來榮耀。可是沒有真實成就的榮耀，只會令人鄙視。

更嚴重的是，普魯塔克以許多政治領袖（如凱撒）的例子指出，過度熱烈追求

                                                 
31 “Rules for Politicians,” Selective Essays and Dialogues, trans. D. Russ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1-62; 154; 157-58; 180; 141; 142; 1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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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成就的榮耀、權力、和地位，必將毀滅一個政治領袖。「是什麼驅使凱撒，

和他的國家，走向毀滅的命運？是榮耀、是野心、是對聲名毫無節制的追求。」 

 

  這正是普魯塔克所要傳播的理念之一。人性同時由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構

成。非理性的部分包括對榮耀、正義、野心等的激情。激情不只是人性，甚至

是生命的必要元素。追求榮譽不只是人性，甚至是公共利益和英雄行為的動

力。我們不應壓抑激情，或譴責激情。沒有激情的人生，確實乏味。沒有追求

榮耀的動力，將沒有值得景仰的領袖，剩下的只是政治算計。然而人性中的理

性和非理性部分經常是衝突的。創造榮耀和偉大成就的激情卻也帶來毀滅，政

治領袖的毀滅、共和國的毀滅。普魯塔克指出，亞歷山大追求榮譽的激情推動

他征服了世界；同樣的激情讓他殺死了最好的朋友和部將。激情的必要性、以

及它和理性的必然衝突，是普魯塔克美德觀的特點。他對政治人物的描繪因此

也特別注重英雄人物如何成功地節制其激情，以及節制的失敗如何導致另外一

些人的滅亡。32 因此，政治人物必要的基礎訓練不是壓抑自我，而是將追求榮

耀的激情建立在實質的成就上，同時隨時讓理性節制過度的激情。 

 

  對個人榮譽和榮耀的追求，是希臘羅馬時代的普遍執迷，甚至是那個時代

權力來源、體制運作的基礎之一。普魯塔克希望傳達的訊息、引導的方向，是

讓榮耀的追求和對人類的實質貢獻相結合。不譴責個人野心，相反地，鼓勵個

人的野心並且將它和公共利益結合，將個人野心視為成就公共利益的基本動

力，這樣的想法後來不斷出現。美國開國元勳、制憲思想家、《聯邦論》的主

要作者漢米爾頓說，「獲得報酬的慾望是人類最強烈的行為動機…引發對人類

有所貢獻的行為的最佳方式，是讓它和個人的利益一致。對名聲的愛好是高貴

心靈中最強烈的激情(ruling passion)；它可以促使人為公共利益而計畫、實行

艱困的工作。」33 漢米爾頓和傑佛遜、亞當斯等人最大的不同，也在於他將共

和國的未來建立在政治人物的私人野心上，而非他們的公民德行上。漢米爾頓

的理念或許是他自己心志的反映。在辭掉財政部長回紐約當律師之後，朋友邀

約合夥投資土地。雖然一切合法、而且完全保密，漢米爾頓還是堅定地拒絕了。

「因為我的『虛榮』告訴我，我必須做一個為公共利益而犧牲私利的『公共笨

蛋』，以便讓自己處在可以為國家提供服務的最佳狀況。」雖然離開公職，追

求榮譽和名聲的激情仍然讓他的目光停留在不同的高度。34 

 

  追求榮耀的野心是政治人物的動力。而政治領袖、或英雄的特質，是有意

識地將榮耀建立於實質的貢獻上。喬治‧華盛頓從年輕時期就充滿野心，一直

                                                 
32 Timothy E. Duff, Plutarch’s Lives: Exploring Virtue and V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5-76. 
33 “Federalist No. 72,” Jacob E. Cooke, ed., The Federalist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1), 488. 
34 Bruce Miroff, Icons of Democracy: American Leaders as Heroes, Aristocrats, Dissenters, and 
Democrats (Lawrence, Ka.: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0),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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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盡辦法要出人頭地。35 可是當他逐漸成熟，卻也逐漸自覺，試圖將今生和後

世的名望，建立在正直的品格和美德上。當獨立戰爭獲得勝利之後，他的軍事

將領試圖用軍事力量干政，他除了用人格權威制服他們之外，用以說服的最大

理由是「為後代建立光榮的榜樣」。36 林肯同樣野心勃勃，也同樣企圖將野心

建立在實質的貢獻上。他曾經在雜記中如此審閱自己追求榮耀的野心： 

我在二十二年前認識道格拉斯法官。當時我們同樣年輕…甚至在那個

時候，我們都已經同樣地野心勃勃。我的野心賽跑是一項失敗，完全

的失敗。他則是輝煌的成功。他的聲名傳遍全國，甚至遠播國外。我

不會排斥他所達到的高度名望。如果我有一天達到那樣的高度，必然

是因為我族之中的被壓迫者和我分享相同的上升。我寧願站在那樣的

名望中，也不願頭頂任何國王擁有過的最炫麗王冠。37 

道格拉斯是現任參議員，林肯當時或許還不知道兩年後會挑戰他的職位，失敗之

後兩年再度和他競爭總統的職位。林肯確實渴求名望和榮耀，然而卻是經由自己

所設定的途徑：解放被壓迫者，對人類做出實質的貢獻。將名望和榮耀建立於實

質的基礎上，這是普魯塔克、漢米爾頓、林肯、以及許多政治領袖共同的想法。 

 

-------------------------------------------- 

 

 近代閱讀普魯塔克的熱潮始於啟蒙時期，終於十九世紀。《英豪列傳》就像

一個窗口，讓啟蒙時期的知識份子窺見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政治世界。

而普魯塔克所生動描繪的人物和英雄，其勇敢的獨特行徑，其高遠的心志和公共

精神，以及其中某些人的悲劇性毀滅，都給啟蒙時期具有公共關懷的知識份子甚

大的吸引力。然而隨著時代的進展，普魯塔克逐漸為人所忽略、甚至遺忘。 

 

  現代人不再閱讀普魯塔克，大約有幾個原因。首先，普魯塔克和其他古代歷

史學者一樣，他的政治人物傳記很少描繪個人生命歷程中所形塑的獨特性格和心

理特徵。他們大多將其主角鑲嵌入固定的品格類型框架中，以凸顯其道德教訓和

倫理啟示。38 試圖以傳記眼光來閱讀《英豪列傳》的現代讀者確實會因此感到

失望。正如普魯塔克所自述，他的主要目標是呈現英雄的個性模型。他對英雄人

物的描繪因此也顯得平面、甚至浮面。他的英雄大體而言，都為了公共利益而犧

牲個人福祉、甚至生命；他們也多是虛懷若谷的謙沖君子。他們固然追求成就和

榮耀，可是也有高超的自我節制能力。這和現代讀者對英雄人物的想像顯然有巨

大差距。現代讀者期待英雄人物的傳記能夠刻畫人性的縱深，包括內心的衝突和

                                                 
35 Peter R. Henriques, Realistic Visionary: A Portrait of George Washingt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2). 
36 Seymour M. Lipset,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Founding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9, 4(1998):25, 29. 
37 Miroff, Icons of Democracy，90. 
38 Maria Wyke, Caesar: a Life in Western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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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風行一時的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其中的

英雄人物就和普魯塔克的英雄典型有巨大的差別。卡萊爾的英雄們「不高尚、不

寧靜、不自制，而是精力旺盛、狂野，甚至不太道德」。39 

 

  普魯塔克不再受現代讀者喜愛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政治的不正確。我們活

在民主的光輝時代；而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一般人相信，在民主時代中只有人民

才能夠、才應該對國家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討論政治菁英的品質和品格、他

們的公共精神，實在不符合這個時代的基本精神。如果民主是人民作主，則人民

的素質顯然才是決定民主品質的重要因素。討論政治菁英和政治領導不論在道德

上、情感上、政治上都不符合民主精神。道德上，強調政治菁英的公共精神，期

待他們將公共利益作為追求榮耀的動力，不符合「權力使人腐化」的訓戒。情感

上，強調政治領導的重要功能貶低了人民做為主人的身份和角色。政治上，討論

政治領導的重要性乃是保守主義的偽裝武器。40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政治領袖對民族發展的重要性，尤其當我們有了腐

化的、或無能的國家領導人的時候。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政治領袖因此經常是愛恨

交加。有時候我們期待政治領袖強勢領導，可是又擔心因此讓人民成為弱勢。有

時候我們期待政治領袖開創局面、領導人民克服國家發展的困境，有時候卻又希

望政治領袖遵循人民的意志。雖然愛恨交加，可是對政治領袖的基調是負面的，

對權力是懷疑的。 

 

  事實上，近代世界的許多民主思想家和民主主義者，都強調政治領袖對民

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社會科學祖師輩的韋伯，或許是最著名的例子。他的

「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發表以來，將近一個世紀不斷被閱讀。41 韋伯在該文中

指出，「為政治而活」的政治人物，必須具備某些內在的精神條件：對內心召喚

的熱情、對政治後果的責任、以及對政治的良好判斷。他同時也提醒政治人物，

享用權力和參與歷史過程固然帶來快樂，可是也經常淪落到為權力而權力、為虛

榮而權力的可悲情境。身為自由民主主義者，韋伯更在「德國國會與政府」的長

文中，深入探討了為俾斯麥主義所宰制的國會、政府、和官僚體制，如何阻礙、

扼殺政治領導的出現。42 而優秀的、開創性政治領導，正是德國民族提升的必

要條件；熱情的德國民族主義者韋伯這樣認為。 

 

  韋伯並非特例。同樣是民主主義者，而且曾經在動亂時代中親身參與政治的

                                                 
39 Berry, Emerson’s Plutarch, 27. 
40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428. 
41 Max Weber, “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 ed.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中譯參見錢永祥譯，「政

治作為一種志業」，《韋伯選集(I): 學術與政治》(台北：遠流，1991)。 
42 Max Weber, “The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ed. P. Lassman,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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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一封給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好友約翰‧密爾的信中，提

到了政治領導對國家存亡的影響。托克維爾在信中讚揚密爾敢於提出「代理」

(delegation)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分辨，這個以現代的語言來說相當政治

不正確的議題。 

我親愛的密爾，你所觸及的問題實在至為重要─至少我強烈地如此認為。

對擁護民主政治的人來說，重要的不是設計一套治理人民的方式，而是選

擇有能力治理人民的人，然後賦予他們足夠的額外權力，在通盤的事項、

而非瑣碎的執行細節上指引人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我完全相信，現代

國家的命運繫於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43 

特別是在民主的初生階段中，政治領導對民主體制的存亡、或健全發展，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美國傑出的社會、政治學者李普賽，曾以當代政治學對民主政

體崩潰的知識為基礎，分析華盛頓對美國新生民主體制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貢

獻。44 他的評論似乎在回應托克維爾的擔憂。 

 

  承認領導人的重要性，要求他們具有某種品質和品格，當然不表示必須對政

治領導人加以盲從或崇拜。終生近身觀察美國政治、甚至曾經參與政府的歷史學

者史列辛格，或許是最無保留承認政治領袖之重要性的學者。他以這樣的問題提

出政治領袖對歷史之影響：如果邱吉爾 1931 年在紐約過馬路的時候，因看錯邊

而被車撞死，而非只是撞傷，張伯倫後來可能喚起全英國人民的士氣、勇氣、和

意志抵抗希特勒嗎？如果希特勒在第一次大戰死於西部戰線的壕溝中，而非倖

存；如果列寧 1895 年在西伯利亞因為傷寒死亡，而非痊癒，二十世紀將是何種

不同的面貌？45 確實，如果不是列寧，布爾雪維克將無法掌權、荼毒奴役人類

半個世紀；雖然共黨政權垮台已超過二十年，俄國人民至今仍然深受其害。因為

列寧，布爾雪維克才停止支持接替沙皇政權的克倫斯基自由派政府，也才和其他

左派政黨劃清界限；因為列寧，布爾雪維克才能在革命之前的社會騷動中，免於

因冒進路線而被摧毀；也因為列寧，當適當的時機來到，布爾雪維克才大膽前進

製造革命。在這些關鍵性的轉折中，列寧起初都是少數派，他堅強的意志力、行

動力、分析和說服能力，終讓他的主張得勝。46 

 

  奴役人類的是政治領袖，提升人類心靈的也是政治領袖。無論是好是壞，政

治領袖對人類的影響無可置疑。然而政治領袖也是人，穿褲子的時候也必須抬起

一隻腳。「任何政治領袖都可能墮落；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所有的政治領袖。毫

不質疑的順從只會腐化政治領袖，而且也作賤了人民自己…對政治領袖不恭或許

                                                 
43 摘自 J. P. Mayer, Alexis de Tocqueville: a Biographical Study in Political Science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15. 
44 S. M. Lipset,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Founding of Democracy.” 
45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421. 
46 Sidney Hook, The Hero in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43), 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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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激怒他們，然而卻是政治領袖的救贖。」47 新興民主國家的問題或許是，知

識份子認為權力必然邪惡、也必定腐化；而一般人又過於盲目擁戴他們的領袖，

即使當領袖無可置疑地貪污和腐化。 

 

  政治學界對政治菁英和政治領導並非毫無關切，可是相較於我們對一般公民

的政治態度、政治行為的研究，卻遠不成比例。我們研究一般公民政治態度、政

黨認同的形成、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和參與的結構性限制等，可是對政治人物的

生活和工作，卻只給予勉強的關注。我們憂慮公民品質的下降（包括政治冷漠、

低度參與、社會資本的淪喪等），可是我們對政治菁英素質的變化不聞不問。然

而我們知道，政治宇宙是由一般公民和政治菁英共同組成。即使擱置何者對國家

社會發展有較大影響力這個難解的議題，如果不了解政治人物的品格、理念、和

素質，我們對政治世界的理解將有嚴重的缺陷，或甚至產生極大的誤解。如果我

們的目標在於解釋某些重要的政治現象為何發生、或不發生，我們顯然無法忽略

專業政治人物在其中的作用。 

 

  在研究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治理」上，我們比較關心民主公民的養成，卻

忽略了甚至更為重要的職業政治人物。我們對民主公民有許多期待，我們期待他

們具有政治容忍、具有多元文化觀、依照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投票，我們甚至

期待他們參與社會組織和公共事務。可是對政治人物卻很少發出類似的期許。或

許我們認為政治人物都是自私自利的權位追求者，因此不值得研究，也不值得期

許。而政治人物對自己或許也沒有這樣的期許。在民主時代中，政治已經成為各

式各樣的人都有資格參與的行業。正如企業家追求利潤、或利益的極大化，政治

人物追求權位、或選票的極大化。正如企業家為了利潤，產品必須為消費者購買，

政治人物為了獲得及保持權位，政策或發言必須為選民接受。然而人類社會的許

多行業，如教育、醫療、司法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或至少我們賦予它們的

意義和價值，並非來自單純的交換關係。政治正是這樣一個行業。如果期許公民

以公共利益來做投票選擇和政治參與，並非不切實際，那麼期許政治人物以公共

利益做為追求榮耀的動機，說不定也非幻想。普魯塔克所描繪的英雄們或許太過

極端（不過，這也是英雄之所以為英雄的標記）。可是他所欲彰顯的這個行業的

基本精神，卻是永恆不變的。 

 

 
47 前引書，435. 


